
看过了吕叔湘的《书太多了》，尤为喜
欢。吕先生的随笔小品，深得小品真味，
值得再三读之。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
吕先生年轻时还翻译过三本关于人类学
方面的书，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老一辈
学者的博学。这三本书后来基本都有重
印，本书的第一辑“文明与野蛮”就收有
重印序言、后记等。这一辑里还收了几
篇谈书的文章，尤其一篇《买书·卖书·搬
书》，写买旧书的人，写卖旧书的人，写搬
家搬书的人，常能引起共鸣。关于买卖旧
书，吕先生有言：“在这种事情上（指买旧
书——引者注），关键在于他的博学在书
店老板之上，因为有些书的价值是在表面

之下的。”“从买书的人角度看，理想的世
界是卖新书的人对他卖的书无所不知，卖
旧书的人对于他卖的书一无所知。”能写
出此句，看来吕先生也是没少在卖新书、
旧书的书贩手中“吃瘪”。实际上，我们逛书
店时遇到的书贩，多是卖新书的对他卖的书
一无所知，卖旧书的对所卖之书无所不知。

语言学是吕先生后来的专业，本书自
然少不了这方面的文章，第二辑“学文与咬
文”所收基本都是与此有关。这辑有些文
章谈的是常识。所谓常识，即是基础知识、
普通知识，“一般人所应具备且能了解的知
识”，然而虽是常识，却并不是人人都能认识
清楚的，正如吕先生在《语文常谈》的序言里

写到的：说起来也奇怪，越是人人熟悉的事
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吃饭睡觉是这样，语
言文字也是这样。吕先生的多半文章，就
是对“常识”予以深究，让人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这些文章谈的虽然是吕先生做的
学问，可是却明晓易懂，不像现在，将通俗易
懂的学问非要写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故人与往事也是吕先生写作涉及较
多的主题，本书的“往事与故人”一辑就收
了一些忆旧与怀人的文章，《读书忆旧》《北
京图书馆忆旧》等回忆录，是研究吕先生如
何走上学术之路的第一手资料；《回忆和佩
弦先生的交往》《回忆浦江清先生》《悼念王
力教授》《怀念圣陶先生》等怀人文章，深情

在文字之内，却又溢出了文字之外。
教过书、写过书的吕先生，还编过书、

刊，所以他写起《编辑的修养》这样的文章来，
常常有的放矢，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我在
看这篇不长的文章时，对照自省，发现所缺处
甚多。吕先生从一名老编辑，语言学家的角
度谈如何做好编辑，真是值得留意、警醒。

看完了《书太多了》，再环顾寒斋书
房，书太多了，往哪里放，如何把书安顿下
来，这是个问题。正如吕先生之言：我们
的最高要求，仅仅是有足够的空间把所有
并不太多的书安顿下来，并且能够按常用
不常用的顺序分别安排在容易拿、比较容
易拿、难拿、十分难拿的地方。如此而已。

把书安顿下来
毕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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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偶得和暗喜

■书单

􀳂《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

本书依不同时段，试图将冀南农
村地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90
年代不同土地所有制下的婚姻、生
育、家庭、生存条件等状态和变动揭
示出来，进而认识社会变革、制度变
迁等如何影响农民生活。在社会学
范畴之外，社会变革对社会组织、家
庭结构、伦理道德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也可由本书窥见一斑，这对我们
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
革命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2000 年后，中国农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劳
动力离村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形成普遍之势。可
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变革是空前的，具有不可
逆转性，农村社会因此受到极大冲击。多数中青
年劳动力已非短期出外务工，而是长期在外就业
乃至定居下来。年轻人已不满足于村庄建房结
婚，在县城购房完婚成为新的追求，当然这需要其
父母付出更多。村庄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
变化，更多的老年人守护于此，家庭形态的不完整
性增加。在社会学范畴之外，社会变革对婚姻家
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
变动》一书，依不同时段，将冀南农村地区在不同
土地所有制下的婚姻、生育、家庭、生存条件等状
态和变动揭示了出来，进而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
社会变革、制度变迁等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活。

本期书单推荐小说集也和婚姻有关——《婚
姻中的陌生人》，在一个个关于巴尔干少年成长的
故事中，两次获戛纳金棕榈奖的导演埃米尔·库斯
图里卡讲述着亲情、爱情以及生命的奇迹。

此外，在学者何怀宏的《念兹在兹》中，你既能
看到读书人的寂寞和乏味，也能看到读书人的偶
得和暗喜……

作为嘈杂网络中的过客，好的阅读终会让你
看到生活的细微之处。

提示

对于出生于
沈阳的 85 后一
代，上世纪 90年

代社会结构的颠覆性转型，
是很多人与历史震荡的第一
次正面遭遇，骤然降临的生
活困窘是少年对世事无常最
初的体验。这种切身体验也
转化为他们与历史对话最初
的思想视野，也是文学叙事最
初的历史起点。郑执的小说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把
“东北”拉回到沈阳的寻常巷
陌，以边缘人群的经历洞穿生
活岩层光华的表面，裸露出粗
粝又不乏狰狞的质地。但郑
执并不想做冷静忠实的历史
记录员，用血泪苦难加温情膨
化剂的配方赚取人道主义的
赞语。他要写出人挣脱历史
桎梏的飞翔时刻，要用那瞬间
的炫目为历史赋形。这是郑
执的气象，也是他的野心。

二经街，八纬路，青年大街，
彩电塔；

一阀门，鼓风机，三毛纺织，
棉被二；

抻面，鸡架，老雪，冻葱；
探探底，讲究人儿，够敞亮；
……
毫无疑问，这些真实的沈阳符

号是郑执小说最醒目的地理坐标，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还没有哪个小
说家把沈阳的街道、方言、工厂、建
筑、饮食，如此密集地平移到小说
中。在现当代文学版图上，“沈阳”

并不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学地理坐
标，如古都北平、高密东北乡，也不
是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如湘西边
城、苏北高邮。“东北”通常是作为一
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广袤黑土地
上肌理质地细微的差异被消融于
苍茫宏阔的整体定性之中。

“东北”与文学的两次大规模
碰撞分别是现代文学时期东北作
家群的创作和当代文学“十七年”
的工业文学。在东北作家群的写
作中，东北更多是作为一种意象而
存在，是“忙着生忙着死”的生死场，
凛冽严酷的气候与人性的冷漠荒
寒互为映射；是流亡者挥不去的乡
愁，回不去的精神原乡。而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工业文学中，东北因
其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基
础而具有了“先进性”“现代性”的指
征，《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

《沸腾的群山》不仅以其朝气蓬勃、
蒸蒸日上的意象建构起社会主义
文化与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基础，更
隐喻着新中国崭新的政治面貌和
精神空间。两段历史、两种叙事、
两类文本，完成了“东北”所指空间
意义的转换。上世纪80年代知青
文学《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雪城》《北极光》以及《额
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进一步印
证、夯实了其悲壮、雄浑、热血与苍
凉的整体性品格。随着双雪涛、班
宇、郑执等沈阳籍年轻作家的崛
起，“沈阳”的文学地标意义愈加凸
显，不再是作为整体意义上“东北”
的一部分，而是通过对自我历史经
验的全新书写拓展并延伸着“东
北”文学的丰富性。

对于出生于沈阳的85后一代，
上世纪90年代社会结构的颠覆性
转型，是很多人与历史震荡的第一
次正面遭遇，骤然降临的生活困窘

是少年对世事无常最初的体验。
这种切身体验也转化为他们与历
史对话最初的思想视野，也是文学
叙事最初的历史起点。郑执的小
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把“东
北”拉回到沈阳的日日夜夜寻常巷
陌，以边缘人群的经历洞穿生活岩
层光华的表面，裸露出粗粝又不乏
狰狞的质地。下岗失业是郑执小
说共享的生活状态，小说中的精神
病患者、垂死者、社会无业者、逃学
学生，统统被笼罩其中。《他心通》中
父亲下岗，辗转谋生，生活并未有
明显转机，却身患绝症。《蒙地卡罗
食人记》中高中生“我”与父亲一起
生活，父亲下岗，母亲不知去向，家
庭解体。《仙症》中王战团的一生都
是“被下岗”的状态。但郑执并不
想做冷静忠实的历史记录员，用血
泪苦难加温情膨化剂的配方赚取
人道主义的赞语。史学家绘制历
史轮廓，小说家关注人性的高光时
刻。张爱玲一生写尽了条件优渥
的女人如何成为那只“被绣在屏风
上的鸟”，最后死也还死在屏风
上。张爱玲与她的人物始终在人
性的囚笼中兜兜转转。郑执偏偏
要写出人挣脱历史桎梏的飞翔时
刻，要用那瞬间的炫目为历史赋
形。这是小说家的气象，也是小说
家的野心。

飞翔，意味着挣脱现实，或赋
予生命凌空跃起的一刻。《蒙地卡
罗食人记》是一部带有宣言性质的
成长小说，也是85后一代的“十八
岁出门远行”。上世纪80年代“出
门远行”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对应
着历史尾声的暴力、欺骗与冷漠。
85后一代还未上路，历史已然张开
血盆大口。背着父亲离开家（意味
着失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庇护）的
瞬间，“我”是犹豫的胆小的；女朋友

（象征着同路人）未能按时到来加
剧了“我”的恐惧；又遇到了前姨夫
魏军（象征着历史包袱的一代）没
完没了的纠缠。各种因素的叠加，
从一开始就为出走定下了阴暗的
基调。于是“出走”还是“回家”变成
了历史的疑难。回家意味着蜷缩
于历史阴影之下，而出走从还未上
路就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小说家
选择在历史与生活的双重夹击下
凌空跃起，飞翔的姿态是“我”从一
个懦弱的高考复习生“变身”强壮
的熊的那一刻迸发而出，尽管小说
并未给出逻辑严密的心理成长过
程，但一代人终于选择上路，选择
走出历史阴影的第一步，选择成长
为历史的主体。小说也在此刻获
得了超越性的审美品格。

莫言曾经开玩笑地说，无论
他自己写什么，都是乡村小说。
格非写什么都是城市的。这话极
有见地！大作家的芯子底色怎么
能随意涂改。阅读郑执，总感觉
在那些一目了然的故事中藏着一
个更坚固的内核，这个内核被各
色人等的命运生活包裹。反复对
比几部作品后，恍然大悟。没错，
是父与子！他把那种欲言又止的
言说欲望镶嵌在故事的某个角
落，或者转移为文本中并非重点
的部分。《仙症》中“我”因为治疗

“口吃”问题与父母关系濒临破
裂，转而喜欢与姑父王战团亲近
交流。《蒙地卡罗食人记》中“我”
与父亲相依为命却互相隔膜，萌
生了离家出走的想法。《他心通》
中这段纠结的父子关系终于走到
了前台，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我”
陪伴父亲走完生命历程。三部作
品按照“我”的年龄排序，恰好对
应着少年（《仙症》）—青年（《蒙地
卡 罗 食 人 记》）— 成 年（《他 心

通》），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的三个
重要阶段；也对应着一段父子关
系从不可调和的对立到最后握手
言和的过程。作者把成长叙事与
历史叙事有机融于一体，互为表
里，这也构成了郑执小说充满张
力和意味的结构形式。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中，“父
亲”不单单是血缘意义上的存在，
更隐喻着历史权威、甚至某种压
制；父与子也从来不仅仅指涉纯
粹的亲情关系，而是被填充进弑
父/反传统/革命等多重喻义。父
与子在郑执小说中被赋予多重纠
缠的象征意义。父亲是历史的一
部分，同时也是历史的受害者。
青年一代的成长既要走出历史的
阴影，更要直面父一代的伤痕。
飞翔，也终有落地的一刻。飞翔，
是叛逆，是出走，是拒绝，而落地
一刻是“我”变成强壮的熊后没有
扬长而去，而是返回家去与父亲
和解告别，但不管他是否同意，

“我”还要再次上路。小说对“出
走”前险象环生的层层铺垫在结
局处转为一代人的飒爽英姿、无
限风光，也获得了视野上的阔达。

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利·狄
金森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
我便没有白活一场
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
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
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它的巢中
我便没有虚度此生
我想，郑执的写作做到了，他

用文字祭奠了那个时代中流离失
所的灵魂，也用文字标识了一代
人的成长，又在与历史的互相凝
视中彼此确认。
（作者系辽宁文学研究院研究员）

用文字与历史互相凝视
周 荣

中国古人日常的衣食住行中
有很多讲究，本书作者详细而又
清楚地讲解了相关物品的类别、
材质、款式、做法和用法等知识，
还主要介绍了这些物品在使用过
程中的礼仪。许多地方与今人的
理解大相径庭。

上古时，一日两餐，
吃饭用手抓

民以食为天。与今人一日三
餐不同，古人是一日两餐。第一
顿饭叫朝食，又叫饔。古人按太
阳在顶空中的位置标志时间，太
阳行至东南角叫隅中，朝食就在
隅中之前，那个时刻叫食时。依
此推测，大约相当于上午九点。

第二顿饭叫餔食，又叫飧。
一般是申时（下午四点左右）吃。
飧，“食之余也”。古代稼穑艰难产
量不高，取火不易做饭费时，因此
晚餐一般只是把朝食剩下的（或是
有意多做的）热一热吃。现在山
西、河南、河北几省交界的山区还
保留着这种每日两餐、晚餐吃剩饭
而不另做的习惯，且多为稀饭。

饔飧既然是一天中的两顿正
餐，因而也就可以泛指饭食。《孟
子·滕文公上》：“贤者与民并耕而
食，饔飧而治。”饔飧在这里即指
自己烧饭吃。

因为一日两餐，因此古人没有
睡午觉的习惯。因为“昼寝”必在两
餐之间，吃了睡，醒了又吃，不久日
落又该就寝，一天什么也干不成了。

上古吃主食时主要用手捏。
《礼记·曲礼上》：“共饭不泽手，恐
为人秽也。”其实吃肉时，用刀割开
后也是用手抓着往嘴里送的。正
因为手与直接进口的食物接触，所
以古人饭前要洗手。

裆原属上衣，类似背
心、马甲

说 完 了 吃 ，再 说 说 古 人 的
穿。在古代，当衣与裳并举时，衣

指上衣，上衣又叫襦。以襦相对
的是深衣。深衣长至踝部，很显
然，襦与之相比 是 短 衣 。 襦 是
一般人（包括奴仆）平时所服，
深衣则是贵族上朝和祭祀时穿
的，庶人以深衣为礼服。裳，在

《说文》为“常”的异体字。“常，
下裙也。”

贴 身 穿 的 上 衣 又 称 为“ 亵
衣”。古代的罩衣叫裼。裼衣外还
可以再加上一层外衣，谓之正服。

“裤”字在古代写作绔、袴。
《说文》：“绔，胫衣也。”《释名》：
“袴，跨也。两股（大腿）各跨别
也。”这说明古代的裤子没有裆，
只有两个裤筒，套在腿上，上端
有绳带以系在腰间。所以那时
的裤子其实比较像我们现在儿
童穿的开裆裤。因为裤子是没有
裤裆的，人们就会在裤子外面围
一些类似今天的围裙的裙子——
蔽膝。

裤子没有裆，人们骑马或者
跑步时自然感觉不便，于是从军营
开始渐渐的就改变了，游牧民族发
明的有裆的裤子，到了汉朝时在中
原也开始流行。这种裤子在汉代
叫穷裤，与今天的低腰裤类似。

既然相当长一段时间，古代的
裤子没有裆，那么裆在古代又作何
解？裆在古代属上衣类，也写作当，
又称 裆、两当，类似今天的背心、
马甲。

与裤子相关的一个词——纨
绔，我们今天还很常用。纨是织
造较为细致的生绢。纨绔就是有
钱人的裤子，所以后来专用以指
富贵人家不务正业的子弟。

古代作品中常常提到缙绅
（搢绅、荐绅）也与穿相关。缙绅
原是古代官员的装束，因而也作

为官员的代称。《集解》：“李奇曰：
‘缙，插也。插笏于绅，绅，大带。’”
缙、荐是搢的假借字。笏是古代君
臣朝见时手里拿着的狭长板子，用
来说话时指指画画或记事。

床是坐的，几是靠
的，椅和凳由胡床而来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中国在
南北朝以前是没有桌椅凳的，坐时
就在地上铺张席子，所以说“席地
而坐”。睡觉也在席子上面，所以
又有“寝不安席”“择席之病”的说
法。稍讲究一点的，坐时在大席子
上再铺一张小席，谓之重席。

竹席最初叫箦。《史记·范雎
列传》：“雎佯死，即卷以箦，置厕
中。”这和后代以席裹卷尸体草草
埋葬是一样的。

古代室内设几。几为长方
形，不高，类似现在北方的炕桌或
小茶几，但作用却与炕桌等不同，
主要是为坐时凭倚以便休息。《诗
经·大雅·公列》：“俾筵俾几，既登
乃依。”意思是让人给宾客铺设好
席、几，客人们登上了筵席，靠在
几上。

古代的床也与现代的床不
同，较矮，较小，主要是供人坐的
而不是用来睡觉的。大约到南北
朝时期床才是坐卧两用了。

东 汉 末 年 出 现 了 一 种“ 胡
床”，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为迁徙方
便而创制的，中原地区在民族交
往中将其引进。胡床可以折起，
类似今天的马扎，所以又称绳床、
校（交）椅。因为胡床轻巧便于搬
动，所以常常移至室外使用。后
来的木质交椅、今之折叠椅、凳，
就是由胡床发展而来。

康、庄、间道与长亭
皆与出行的道路有关

古代有关道路的名称要比今
天多。凡人、车常走的地方都叫
道或路，比较宽阔的叫康、庄（康、
庄都有大的意思），岔路多的叫
衢、逵。街与衢也没有什么分别。

此外还有一些道路的名称。
小路叫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
列传》：“相如度秦王虽斋（斋戒），
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
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径又称间道。《史记·淮阴侯
列传》：“［韩信］选轻骑二千人，人
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同蔽）山而
望赵军。”

现代人也常说的“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的蹊也是小路，桃、李
树下的路自然是小路。

冲是交通要道，冲要则通常专
指军事上重要的地方，也可以说要
冲。《后汉书·南匈奴传》：“连年出
塞，讨击鲜卑，还复各令屯列冲要。”

古人早就知道大路两旁应该
植树。《国语·周语》：“列树以表
道。”可见古代路边确实栽树。

为了行人，当然首先是为了
君王的使者和官员走在路上能及
时得到休息，主要道路上通常会
设有馆舍，有人看管，备有粮柴。
大约秦汉之际这种路上的馆舍就
叫亭。亭者，停也，意即供行路者
停下休息的。汉高祖刘邦未起事
前就是一位亭长。后来又有长亭
和短亭的区别，据说十里一长亭，
五里一短亭。柳永《雨霖铃》：“寒
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
时的亭似乎已经纯粹是供人歇脚
的地方了。

古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复杂的规范
本报记者 王云峰

􀳂《念兹在兹》

本书汇集了学者何怀宏近年来与
读书相关的文章，分为流逝的岁月、心
灵史拾零、哲人剪影、域外来风四辑。
既谈到西塞罗、伯克、诺齐克、罗尔斯、
萨特、阿隆、加缪等的思想和观点，也
谈到梁启超、鲁迅、陈寅恪、路翎、史铁
生等的精神与人生；既有《瓦尔登湖》
《四季随笔》《沉思录》、克里斯蒂小说等
的评论，也有自己创作的诗般风雅而
充满哲思的散文；既有突然发现的相
契，也有不能自已的忧伤……

􀳂《婚姻中的陌生人》

本书收入《多么不幸》《最终，你会
亲身感受到的》《奥运冠军》《肚脐，灵魂
之门》《在蛇的怀抱里》《婚姻中的陌生
人》六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聚焦巴
尔干年轻人生活和成长的经历，围绕
他们的旅行、冒险、家庭、爱情等人生
主题展开。库斯图里卡的叙述和他的
想象一样自由，如他导演的电影一样
具有绚烂和狂欢化的色彩。

关注新东北作家群“铁西三剑客”GUANZHU

提示

现代人阅读古
文时，常常发现，句
法、字词都懂了，但

对原文的理解却还隔着一
层。究其原因，还是今人对古
人的生活情况缺乏了解。要
想真正理解古人，有必要对古
人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有系
统性的了解。《中国古代衣食
住行》专论古人服饰、饮食、宫
室、车马等生活的情况及相关
文化现象，作者从古代文献语
言中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还原
其原貌。虽然这是一本小书，
但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具有深远的意义。


